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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伟、何伟、向志强

永远的“拔哥”

在广西右江老区，韦拔群的名字
家喻户晓。人们谈到韦拔群，仍然亲
切地称他为“拔哥”，崇敬之情溢于
言表。

韦拔群，原名韦秉乾，壮族。1894年2
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武篆一个
富裕的农民家庭。虽然家庭富裕，但贫苦
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土豪劣绅的作威作
福，让他恨透了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少年时代起，韦拔群就养成了同
情贫苦农民、喜欢打抱不平、敢想敢作
敢当的品格。

有一次，韦拔群与穷孩子们结伴下
河游泳，看到同伴的衣服破烂不堪，他
悄悄地先上岸，把其中一个穷伙伴的破
衣服穿走，把自己的好衣服留下。

农历三月时节，家家青黄不接。韦拔
群看到乡亲们穷得揭不开锅，心里十分
煎熬。趁着家里大人外出干活时，他把铁
钳放到火膛里烧，用烧得通红的铁钳把
自家粮仓底板钻透，然后让乡亲用衣服
接粮食，两个裤管也装满。

多好的兄弟呀！于是，“拔哥”这一亲
切的称呼也就自然而然地在穷伙伴中叫
开了。

韦拔群的父亲是个清朝的例监武
生，长年靠放高利贷收租发家。每当农
民到他家里来交租还债，往往是陪着笑
脸进来，抹着眼泪回去。韦拔群父亲对
子女的教育方式经常是用鞭子加棍棒，
使得韦拔群从小对父亲有逆反情结。

少年韦拔群对当地那些骑在人民头
上的土豪劣绅更是“厌恶”，因而从小立
志要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一心为民，为劳
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

苦苦追寻革命真理

1913年，韦拔群进入桂林法政学堂就
读。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反动旧法官的学
校，校长常给学生鼓吹做官享福的思想。
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1914
年，韦拔群背着行李，毅然选择了离开。

从桂林回到东兰，韦拔群家人严厉
责备他“不尊师道”，失去了做官的“前
途”，要求他“改邪归正”，继续到别的学
校读书，以便将来能够混个官职，锦衣美
食，光宗耀祖。

不久，韦拔群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
的决定——变卖部分田产，积攒银元路
费，离家出走，游历全国，寻求救国救民
的真理。

家人气得七窍生烟，认为韦拔群
厌官弃学，离经叛道，是个“败家仔”，
无可挽救。在韦拔群临行前夕，家里人
宰了一只白鸡给他饯行，表示从此与
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寻
求革命真理的决心没有动摇。

结束了学生生活的韦拔群，挣脱了
封建家庭的藩篱，走上了寻求革命真理
的漫漫征程。

1916年，韦拔群积极响应孙中山发
动的讨袁护国战争，再次变卖部分家产，
筹集路费，从东兰带领100多名青年，跋
山涉水，长驱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
国军。后来，他又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在黔军张毅军部任参谋。

不久，韦拔群发现自己所投奔的部
队是一支未脱胎换骨的旧制军阀，不足
为伍。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他愤
然离开这支旧部队，再次踏上寻求真理
之路。他辗转长江南北经上海来到广州，
终于拜访到了仰慕多年的孙中山，找到
进步的革命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加
入其中，还担任政治组副组长。

从此，韦拔群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政
治身份，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

“东兰彭湃”

1921年9月16日，韦拔群在家乡东兰
组织农民自治会，建立国民自卫军，打倒
土豪，清算劣绅，开始了反抗剥削压迫、
推翻封建统治的农民武装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韦拔群觉得自己

革命经验明显不足，革命理论严重缺
乏，指导思想仍然不明。

1924 年夏，他得知中国共产党在广
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辗转贵州、云
南、越南、香港，历经半年多，于 1925 年
初到达当时的民主革命中心广州，进入
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策
略，坚定了为农民翻身解放而奋斗的
意志。

在广州农讲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终于找到革命真
理的韦拔群，心中豁然开朗，对光明的未
来无限向往，踌躇满志。

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上有一个山洞，
名叫列宁岩（曾叫“北帝岩”，1930年红七
军军长张云逸提议改称“列宁岩”），便是
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25年夏，韦拔群从广州学成回到
东兰，开办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员来自右江和红水河地区10多个县276
人，接着韦拔群又分别于1926年、1927年
先后创办了第二、第三届农讲所。三届农
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

记者在列宁岩看到，岩口两侧贴有
“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的
革命对联。岩内整齐摆放着数十张木制
桌凳，正前方陈设着昔日的讲台和教员
的宿舍。“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幅韦拔
群题写的对联就挂在教员宿舍门口。

当时农讲所不但开设政治理论、革命
史、哲学、经济学常识等课程，还进行严格
的军事训练，使学员既能组织群众、宣传
真理，又能领导武装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里培育的
革命火种撒向右江大地，渐成燎原之势，
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红七军的建立和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冬，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
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
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从1914至1925年，韦拔群两度变卖
家产，三度远离家门，爬山涉水，费尽周
折，矢志不渝，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真
理，救国救民！

从1921年正式组织农民革命运动
起，韦拔群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勇敢地肩
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领导掀起了以
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大革命运动高潮。

在推翻军阀统治、反抗剥削压迫的

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以自己的革命实践
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成功
典范和丰富经验。

“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

1926年，广西当局对东兰的农民运
动进行疯狂残酷的镇压，大肆烧杀掳掠。
据史料记载，反动当局纠集部队，血洗东
兰，被捕被杀农运骨干和群众达700多
人，掠走马牛2647头，焚烧村庄损失的房
屋、粮食、衣物、猪羊不计其数。

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
民惨案”。韦拔群的房子也被烧毁，妻子
和刚出生3天的婴儿被抓入县城大牢。

韦拔群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
倒，他一面到首府南宁控诉反动当局的
滔天罪行，印发《请看军阀官僚劣绅土豪
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的《快邮代电》，一
面带领农军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
继续坚持斗争。

结果各地各界同胞纷纷声援东兰农
民的正义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
下，广西当局也对东兰农民运动作出比
较公正的处理。

韦拔群随后在武篆举行了5000多人
的庆祝大会，宣布恢复农民协会、农讲
所，惩办县知事，把土豪劣绅的财产没收
作为教育经费等。

东兰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被镇压下
去，反而掀起更大的高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
变，新桂系军阀派大批兵力，伙同地方反
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

“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坚定地率领
农军，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这在当时
全国罕见。”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韦
忠朝说。

1929 年 8 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省
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被选为广
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0 月，他率领
农民自卫军攻占东兰县城，建立革命
政权。

1929 年 12 月 11 日，邓小平、张云
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
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
军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
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
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
委员。

1930年1月韦拔群率部转战右江盆
地、红水河一带，打退了右江地区反动武
装和桂系军阀的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
土匪民团数十股，保卫了根据地，捍卫了
起义的胜利果实。

1930年3月，韦拔群与邓小平一道在
东兰武篆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
的梦想。

群众从心底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喜
悦，他们唱起山歌，赞颂土地革命：“跟随
共产党，翻身齐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
有田耕。”

1930 年 11 月，红七军按中央指令
在河池整编后奉命北上。根据革命的需
要，红七军前委决定留下韦拔群继续坚
守右江根据地。

韦拔群把自己部队中的精兵强将、优
良武器都补充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
留下一个番号、一面旗帜，奉命带领特务
连返回东兰，重新组织扩建部队。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反击国民党
军的多次“围剿”。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韦拔群虽然因敌人严密封锁而未能参
加大会，但仍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北上后，桂系军
阀乘根据地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纠集了数
倍的兵力，先后 3 次、历时近两年时间对
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实行烧
光、抢光、杀光、砍光，井水投毒，扬言“石
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

据东兰地方史资料，东兰县人口到
1934 年只有 5 万多人，比 1927 年减少
了约 6 万人。

特别是 1932 年 8 月底至 9 月下旬，
桂系军阀派第七军军长廖磊为总指挥，
纠合近 1 万兵力对东兰和凤山根据地进
行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
终因寡不敌众，第三次反“围剿”失败。

当年 10 月 18 日，韦拔群与师政委
陈洪涛在西山研究决定分头跳出敌人的
包围圈，当夜因病暂住洞中。19 日凌晨，
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
时年 38 岁。

在革命陷入低潮之时，韦拔群先后
把 3 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
坚持”“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为了革
命事业，韦拔群全家先后有 17 位亲人惨
遭敌人杀害。

韦拔群坚定地说：“革命者要不怕
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
的一切。”

“拔哥”的精神不断激励着后来的革
命者。1939 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田东县
那恒村逮捕了正在召开会议的桂西党组
织相关负责人韩平波等人。他们面对严
刑拷打坚贞不屈，最终韩平波、赵润兰、
梁乃武、李修学、赵润标、岑世奎 6 位同
志被杀害。

狱中，他们曾高唱纪念韦拔群的《西
山歌谣》：“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
拔哥。莫看官府千万兵，个个害怕韦拔群。
一想红军心就定，一想拔哥眼就明。拔哥
领头唱首‘欢’，余音绕梁九百年”。

如今，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韦拔
群故居旁，一块墓地里埋葬着韦拔群一
家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亲人。群众经常自
发前来祭奠。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
西山乡弄烈村的韦拔群牺牲地香刷洞，
从地平面到半山腰的洞口有 668 个台
阶，许多游客爬上山洞拜谒韦拔群烈士
的雕塑和纪念碑，香火从未间断。

“韦拔群精神”生生不息

韦拔群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
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一生。

他用 38 岁的短暂年华，创造了彪
炳千秋的伟业，诠释了闪烁历史光辉
的“拔群精神”：

追求真理，一心为民；
对党忠诚，百折不挠；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毛泽东给予韦拔群很高的评价：

“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
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邓小平与韦拔群是亲密战友。
1962 年，在韦拔群牺牲 30 周年时，邓
小平为亲密战友作了 205 个字的题
词。他饱含深情、满怀敬意，高度赞誉：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
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
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
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
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
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
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
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
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
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记者在韦拔群的故乡革命老区东
兰县切身感受到，尽管时隔 90 载，但
“拔哥”的故事依然在传颂，“韦拔群精
神”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依然生生不
息。韦拔群纪念馆和拔群广场坐落于东
兰县城最开阔的地方。目前每天都会迎
来许多前来瞻仰、参观的党员群众。
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庾新

顺说：“韦拔群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光辉灿
烂，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不止，坚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快乐事业，莫
如扶贫。今天我们要继承‘拔哥’等老一辈
革命者的精神，加快产业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和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在东兰
县武篆镇东里村的“新时代讲习所”，驻村
第一书记梁贤欢正在给村民讲课。

梁贤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取得显著
成就。2016 年，东里村成为广西第一
批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好韦拔群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努力拼
搏、艰苦奋斗，不断增强老区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东兰县委书记黄贤昌
表示。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过去一周 ，有几位逝者备受关
注。本周的“逝者版”，我们试图用文字
打捞新华社“大编”徐勇的生前瞬间。如
此庄重地缅怀一位突发心梗离世的新
华社高级编辑，是因为他的故事值得被
铭记。最近几天，各类追忆文章在朋友
圈和微博刷屏，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搜
索“新华社”都会自动关联他的名字，中
国记协也专门发了慰问信。

纯粹、干净、幽默、天真、温暖、专
业、规范、克制、投入、可靠……一个
个小故事勾勒出了徐勇的轮廓，也让
社会各界都看到了他所展现的“干一
行 ，爱一行”的职业精神和对理想信
念的坚守。

人心是最好的墓碑，众人的缅怀

都是他的墓志铭。这个“新闻老兵”的
故事能够“出圈”，正是因为那些闪光
的品质其实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

靠生前好口碑赢得身后哀荣的，还
有持续几天登上微博热搜榜的艺人高
以翔。本周三，35 岁的高以翔在录制综
艺节目《追我吧》时突发心源性猝死离
世，《新华每日电讯》随后专门发表了评
论文章《要成风化人 ，不要娱乐“致
死”》。这则新闻能引发新华社关注，是

因为它已不是简单的娱乐圈新闻，而是
牵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社会话题。

事实上，生命本就是走向死亡的过
程，区别在于如何度过一生。11 月 21
日，新华社报道了知名爱国台胞陈明忠
逝世的消息；11 月 23 日，现代诗人、作
家、学者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
88 岁。斯人已逝，但他们的故事、作品，
将会成为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回忆。

同样会被人们记住的，还有福建

省消防救援总队福州支队特勤大队
四中队消防员张伟杰。

他在一处着火的民房中搜救被
困群众时因公殉职，年仅 26 岁。27
日，应急管理部批准认定张伟杰为
烈士。据新华社报道，张伟杰曾先后
参与各类灭火救援战斗 1 2 0 0 余
次，疏散和抢救群众 300 余人，1 次
被评为“优秀士兵”，6 次受到嘉奖。

《最好的告别》中有一句话：

“死 亡 不 是 生 命 的 终 点 与 结 果 ，
而是生命的延续与传承 。”

本 周 ，新 华 社 抖 音 账 号 讲 述
了一个关于生命延续的故事：

两 个 多 月 前 ，北 京 通 州 一 处
房 屋 倒 塌 ，不 满 2 岁 的 满 玉 昂 不
幸 脑 死 亡 ，前 不 久 ，他 的 母 亲 决
定 捐 献 出 孩 子 的 器 官 ，让 4 名 孩
子重获新生 。如网友所说：“他没
有 离 去 ，只 是 用 另 外 一 种 方 式 活

在了这个世上 。”
“死 不 是 生 的 对 立 面 ，而 是

生 的 一 部 分 。”以 前 对 村 上 春 树
这 句 话 不 太 理 解 ，现 在 逐 渐 明 白
了其中的深意 。

本期《成风化人》，讲述了百色
起义领导人“拔哥”韦拔群的故事，

即使已英勇就义近 9 0 年 ，他当年
帮助贫苦农民、创办农民讲习所的
事迹，依然被人们所传颂。

史 铁 生 曾 说 ：“死 亡 是 一 个
必 将 到 来 的 盛 大 节 日 。它 终 将 到
来 ，我们无从躲避 。”无论出身如
何 ，无 论 从 事 何 种 职 业 ，死 亡 都
是 我 们 每 个 人 必 须 面 对 的 一 件
事 。懂 得“ 向 死 而 生”的 奥 义 ，把
每 一 天 活 得 有 价 值 ，这 样 活 着 才
更有意义 。

人 心 是 最 好 的 墓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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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百色起义90周年，一位革命者特别令人追思

他出生富裕家庭，却变卖土地房产投身革命；他四处
考察学习，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点燃了百色起义的星火；

他独自坚守根据地，在极端恶劣环境中发展部队对抗“围
剿”；他身首异处，一家十余口惨遭反动派杀害……

他就是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
袖、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之为
“拔哥”的韦拔群

▲左：位于广西东兰县武篆镇的韦拔群雕塑。右：东兰县武篆镇列宁岩的农讲所旧址。 组图均由本报记者何伟摄


	13-PDF 版面

